《本草衍義》版本源流考
陳曉蘭
《本草衍義》二十卷，是北宋寇宗奭撰寫的一部重要的本草學著作。寇宗奭，為寇準曾孫，曾編集《萊公勳烈》一卷
。神宗熙寧十年（1077）任思州武城縣主簿
。據《本草衍義》卷前劄付及卷六“礬石”與“菊花水”、卷十三“桑寄生”與“榆皮”、卷二十“胡麻”條等，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他曾經豐、沛，歷官于吳山
、順安軍、永州、耀州、雄州、霸州等地。徽宗政和六年（1116）以所撰《本草衍義》轉一官，由承直郎澧州司戶曹事，為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

本草學著作，始於《神農本草經》，之後有《名醫別錄》、唐代《新修本草》等，北宋太祖、仁宗朝又先後修撰《開寶本草》、《嘉祐補注神農本草》和《本草圖經》，本草學內容益以發展、豐富。寇宗奭在政和六年的《衍義總敘》中述及此書編撰的意圖和大旨：“然《本草》二部，其間撰著之人，或執用己私，失于商較，致使學者檢據之間，不得無惑。今則並考諸家之說，參之實事，有未盡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隱避不斷者伸之以見其情，文簡脫誤者證之以明其義，諱避而易名者原之以存其名，使是非歸一，治療有源，檢用之際，曉然無惑。是以搜求訪緝者十有餘年，采拾眾善，胗療疾苦，和合收蓄之功，率皆周盡。”“《本草》二部”即北宋仁宗嘉祐年間掌禹錫等所撰《嘉祐補注神農本草》和蘇頌所撰《本草圖經》各二十卷，寇宗奭針對二書偏頗及失考之處，彙集前代眾家本草之說，參諸實事，根據自身見聞和診療經驗，加以考訂、補充、闡發、糾誤，前後歷經十餘年搜求訪緝而修撰完成。 
《本草衍義》二十卷，目錄一卷。《總敘》稱“謹依二經類例，分門條析，仍衍《序例》為三卷……依舊作二十卷，及目錄一卷，目之曰《本草衍義》”，則其體例當依循《嘉祐本草》和《本草圖經》。前三卷分別為《序例》上、中、下。《序例》上首載《衍義總敘》，之後闡述其養生治疾的見解，對前代《本草》著作中序例所涉內容加以辨證、補充；《序例》中，對前代本草之說進行詳解、糾正，申明為醫用藥之道；《序例》下則舉實例以明診療之法。後十七卷具論藥物，按玉石、草、木、獸禽、蟲魚、果、菜、米穀部排列，列載藥目470種
，加上附載和兼述所及藥物，載藥總計570種左右。與前代本草全面綜論藥物有所不同，《本草衍義》主要是針對前代本草未及記載或是記載不準確之處，廣征博考，並結合自己的觀察和實踐，對這些藥物的名稱、產地、形狀、性味、炮製及功效等內容詳加解釋、補充和糾正，多有發明，也因此受到後代醫家的重視和推崇。明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序例》中稱其書“參考事實，核其情理，援引辨證，發明良多，（李）東垣、（朱）丹溪諸公亦尊信之”。

此書見於宋元書目著錄。《通志·藝文略七》著錄《本草衍義》二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三著錄“《本草衍義》十卷”，稱“援引辨證，頗可觀采”，“十卷”當為“二十卷”之誤。衢本《郡齋讀書志》卷十五及《文獻通考·經籍考四十九》作“《本草廣義》二十卷”，“廣義”當為“衍義”之誤。清末柯逢時在《武昌醫館叢書》本《本草衍義》校後記中以為宣和所刊當名“廣義”，慶元時避寧宗諱而改為“衍義”，又謂書中屢見“廣”字為“勘落未盡”，《通志》、《直齋》所著錄書名“或後人追改未可知也”。慶元本不避“廣”字，此說不確。

宋、金、元時期，《本草衍義》得到廣泛刊刻和流傳，或單獨刊行（單行本），或與此前唐慎微所撰的《證類本草》（原名《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修訂本又名《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統稱《證類本草》）合刊（合刊本），或將全書內容分散編入《證類本草》（合編本）。根據《本草衍義》卷前的印造、校勘題記，北宋宣和元年（1119）寇宗奭之侄寇約校勘的宅刻本當為此書最早刊本。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江西轉運司刻慶元元年（1195）重修本將《本草衍義》附於《證類本草》之後同刊，元大德壬寅（1302）江西宗文書院亦將此書附刻于《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之後。南宋嘉定時期，題名劉信甫校正的《新編類要圖注本草》，刪編《大觀本草》，並節錄《本草衍義》附入相應部分；金泰和甲子下己酉（即蒙古定宗四年，1249年）平陽張存惠晦明軒刊刻《政和本草》，將《衍義》隨文附入，題名《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元明以後各種合編本不斷翻刻，成為《本草衍義》流傳的主要形式，明至清光緒之前未見有《本草衍義》單獨成書刊刻。清末、民國時期，《本草衍義》一書收入多種叢書重新得到傳刻。

《本草衍義》作為重要的本草學著作，由於久經傳刻，版本情況比較複雜，學者們對於此書也進行了相關的整理和研究。但由於學界多以為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本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為同一種版本，即南宋淳熙十二年江西轉運司刻慶元元年重修本，而未能親見宮內廳本的真實面貌加以考校，又因囿於條件無法對海內外所藏的宋、元諸本加以校讎，致使對於此書的各種版本著錄及其源流關係的認識尚存在一些偏頗和模糊之處。本文着重對單行本及合刊本《本草衍義》的各種宋元刊本加以考校，酌校合編本（南宋本《新編類要圖注本草》和晦明軒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中相關內容，並參諸各家書錄、書影和提要，試圖對《本草衍義》的各種版本及其刊刻與流傳作出比較全面、準確的梳理和考察。

一、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刻本
《本草衍義》成書于徽宗政和六年（1116），根據傳世宋元刻本卷前“宣和元年囗月本宅鏤板印造”、“姪宣教郎知解州解縣丞寇約校勘”二行題記，宣和元年寇宗奭之侄寇約校勘的宅刻本當為此書最早刊本，惜無傳本存世。
二、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江南西路轉運司刻本
此本原刻亦無傳本存世。
日本《杏雨書屋藏書目錄》著錄宋本《本草衍義》四冊二十卷，淳熙十二年（1185）江南轉運司刊本，有“滄葦”、“季振宜印”、“松府南寶”、“安樂堂藏書記”、“東郡楊紹和彥合珍藏”、“顧湄之印”、“伊人”、“臣紹和印”、“彥合珎玩”等圖記
，也因此被認為是存世最早的《本草衍義》的完整刻本。而據筆者所考，杏雨書屋的著錄並不準確。
杏雨書屋所藏宋本《本草衍義》，原為清初顧湄、季振宜插架之物。《季滄葦藏書目》著錄宋板《證類本草》三十一卷
，而未見《本草衍義》。此本自怡親王府散出後，歸海源閣。《海源閣藏書目》“子部”中著錄宋本“《本草衍義》四冊”
。《楹書隅錄》卷三著錄“宋本《證類本草》”，稱 “後附寇宗奭《本草衍義》四卷”
，楊紹和又記：“予年來珥筆之暇,往往作海王村之遊。而古書日少，較昔尤為難遇。今春(同治五年， 1866年)明善堂書散出,予得明刊宋元人集及各子書善本百餘種,而宋元本獨鮮,惟此與韓、柳二集、元槧《爾雅》可稱珍籍。”周叔弢批註曰：“《本草衍義》是江西刻，由王子霖歸之廣東莫氏。”
 王子霖是琉璃廠藻玉堂主人，“廣東莫氏”當為著名藏書家莫伯驥，然此書並未著錄於其《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據學者調查，莫伯驥所獲海源閣珍本有校宋本《列子》與宋本《孫可之文集》
。而此書經王子霖之手售出則是無疑，其《民國初年善本書價目表》中列出《本草衍義》“宋官刊宋印本二十卷，訂四冊……”
，然未載銷售價目和去向。王子霖在《古籍善本經眼錄》中記述，此本有補抄三篇，前有劄付及印造、校勘題記，“末尾有：江西路轉運司淳熙十二年十二月朝奉大夫權江西
西路轉運判官王、劉等職姓名。又‘慶元乙卯秋八月癸丑識’、朝奉郎權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吳、段、徐、曾、江涔等五人職官姓名二條。原書為淳熙年刻版，年久蝕毀，慶元年補數版。首尾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白長方、‘怡府世寶’朱方、‘安樂堂藏書記’朱方、‘御史之章’、‘季振宜蒼葦’
、‘顧湄之印’、‘伊人’、‘瀛海仙班’、‘東郡楊紹和’、‘彥合珎玩’、‘宋存書室’等印。”
陶湘《涉園所見宋版書影》（第二輯）錄其卷末頁書影，有慶元乙卯識語及江西漕司五位官員的列銜，鈐有“滄葦”、“季振宜印”和“御史之章”
。書影目錄中題作“《證類本草》”，注曰“全，慶元元年刻，現藏天津某氏”
。1927年以後，海源閣後人陸續出售宋元珍本二十三種，《本草衍義》不在其中
。1931年，經王子霖介紹，海源閣藏書抵押于天津鹽業銀行。是年三月十三日，傅增湘先生“到鹽業銀行看書”，一一列舉所見海源閣宋元珍本，謂宋本《證類本草》“蜀刻古勁，世所稀有”，而《本草衍義》亦不在所舉三十三種宋本之中
。可見此書抵押之前已經散出。1936年出版的《杏雨書屋圖書假目錄》，已著錄宋本《本草衍義》二十卷，四冊
。
由此可知，杏雨書屋藏本並非淳熙十二年刻本，而是寧宗以後的補刊本，且有補抄部分。《杏雨書屋圖錄》收錄此本三頁書影，高25cm、寬18.5cm
。從書影來看，此本並不同于日本宮內廳所藏的慶元元年江西漕司重修本，而與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袁寒雲舊藏本特徵相符。其版本具體情況，俟日後詳考。
3、 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江南西路轉運司刻寧宗慶元元年（1195）重修本（簡稱宮內廳本）
這是現今完整傳世的《本草衍義》的最早版本，目錄一卷，正文二十卷，共三冊，今藏于日本宮內廳書陵部。
卷前有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十二月二十八日付寇宗奭劄子：“太醫學狀：承尚書省批送下提舉荊湖北路常平等事劉亞夫狀，承直郎澧州司戶曹事寇宗奭撰成《本草衍義》二十卷，申尚書省投納後，批送太醫學看詳，申尚書省。本學尋牒送眾學官看詳去後，今據博士李康等狀，上件寇宗奭所獻《本草衍義》，委是用心研究，意義可采，並是詣實申聞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寇宗奭特與轉壹官，依條施行，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右劄付寇宗奭。”次題“宣和元年囗月本宅鏤板印造”、“侄宣教郎知解州解縣丞寇約校勘”二行。每卷首題“本草衍義卷第幾”，次行題“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奭編撰”，卷末題“本草衍義卷第幾”。前三卷為《序例》，後十七卷具論藥物，正文前列有藥目。全書卷末附有宋寧宗慶元乙卯（元年）識語：“右《證類本草》，計版一千六百二十有二。歲月婁更，版字漫漶者十之七八，觀者難之。鳩工刊補，今復成全書矣。時慶元乙卯秋八月癸丑識。”隔四行有“儒林郎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帳司段杲”等四人銜名四行，又隔四行有“朝奉郎權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吳獵”一行。“計版一千六百二十有二”，當為《證類本草》和《本草衍義》合刊版數。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嘉定四年（1211）劉甲跋本《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後附淳熙十二年（1185）江西漕司刊刻識語殘文，以及“朝奉大夫權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王回”等六名官員銜名。據此，則識語所及舊版即淳熙十二年版，此本當為慶元元年（1195）江西轉運司對舊版《證類本草》和《本草衍義》加以刊補後的重修之本。
此本版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左右雙邊，匡廓內高22.8cm、寬17.3cm
。白口，雙魚尾，上記字數，書名題“衍義幾”，下記頁數及刻工姓名：卞、王惠、王禮、余光、吳元、吳良、周、周中、忠、俊、高中、彭卞、黃、劉一新、劉仁、劉明、蔡、鄧安、震
。 卷十末行下有長方記“裝印□□（二字模糊，似為‘劉昇’）”。遇“京師”、“朝廷”等字空格，遇“聖朝”、“仁廟”等字另行起。作為官刻書，避諱嚴格規範，于皇帝名諱或改字出注，或作缺筆。如“玄”字注“犯聖祖諱，改元”，“胤”字注“犯廟諱，今改為嗣”，“薯”字注“正文犯英廟諱”，“驚”字“文”旁、“構”、“慎”字缺末筆。“敦”字不避，或因為淳熙舊版的重修本，故避諱至孝宗而不及光宗。長澤規矩也查閱全書之後，認為難以區分原刊和補刊部分，補刊也可能與合刊的《證類本草》有關
。

《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稱“此書紙質精撰，字格嚴整，蓋南宋版上乘者”
。此本即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補遺》和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九所著錄的楓山秘府舊藏的宋刻本。 

日本文政六年（1823），丹波元胤據此本刊刻，收入《衛生彙編》第一集。
四、南宋寧宗中期刊補修本（簡稱國圖本）
今存二本，一為五冊二十卷，一為殘本四冊十五卷（卷六－二十），同出一版，均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這一版本一直被認為與宮內廳藏本相同，故亦著錄為宋淳熙十二年（1185）江西轉運司刻慶元元年（1195）重修本。今將此版本與宮內廳本細加勘校，發現並非同一版本。

國圖所藏《本草衍義》二十卷，與宮內廳本相校，行款相同，亦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版框高23.2cm、寬18.4cm
。卷前無付劄及印造、校勘文字，卷末亦無跋文與列銜。內容略有殘損，其中卷十四前兩頁及卷十七頁4b全部缺損，部分版面漫漶不清。藏書印有“懷辛居士”、“博明鑒藏”、“寒雲秘笈珍藏之印”、“佞宋”、“袁氏世藏”等，可見先後經許厚基、袁克文收藏。袁氏《寒雲日記》記載，乙卯年（1915）二月初二日“得宋刊《本草衍義》二十卷，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東湖叢記》所謂字大悅目者”
。蔣光煦《東湖叢記》記述《本草衍義》宋刊本二十卷，“字大悅目，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亦馬二槎藏書。卷首劄文特全，視拜經樓元刊本更精，洵可寶也”，並錄其劄文及印造、校勘文字
。此本即馬瀛在《吟香仙館書目》所著錄的“宋板《本草衍義》二十卷”
，因有付劄、題記，與袁寒雲所得當為別本。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七著錄他在癸丑年（1913）年、乙卯（1915）和己巳年（1929）先後觀閱的鏡古堂、袁寒雲和日本帝室圖書寮所藏的《本草衍義》，均定為宋淳熙十二年江西轉運司刊慶元元年重修本
。

此本後歸潘宗周的寶禮堂，見於《寶禮堂宋本書錄》的著錄，其中記述刻工姓名：“原刊各葉有蔡建、鄧壽、鄧敬、蕭受、范明遠、高興世六人。余為補刊，有李圭、劉光、囗康、王季、宋俊、段尺、王貞、陳茂、張仁、宋瑞、蔡泰、鄧煒、翁年、蔡萬、黃田、陳明、劉應、江漢、任興、張仲、彭云、彭雲、馮壽諸人。又有光、鄭、宋、玉、胡、仁、圭、甲、茂、肖、煒、林、允、萬、江、壽、永、晉、國、蔡、劉、仲各單字。”

《寶禮堂宋本書錄》還提及“余嘗于友人許見一宋刻，版式相同，卷末有‘右《證類本草》……’四行，又有校刊銜名段杲等五人，與日本《經籍訪古志》所載楓山秘府藏本正同”。潘宗周與張元濟交往頗密，一般認為《寶禮堂宋本書錄》多出於張元濟之手，而書錄所稱“友人許”所見之“宋刻”，正是涵芬樓所藏《本草衍義》殘本，見於《涵芬樓燼餘書錄》的著錄：“《本草衍義》二十卷，宋慶元刊本，四冊，周松靄舊藏。……下記刻工姓名，多已損蝕，其存者，有鄧煒、高興世、范明遠、蔡萬、陳明、劉應、江漢、任興、徐囗、宋瑞、彭六、張仲、彭雲、蕭受、蔡泰、馮壽諸人，其僅記一字者有光、圭、允、林、余、辛、信、田、永、晉、周、元、雲等字。……卷末有‘右《證類本草》……’凡四行。……後又有銜名如下……凡五行。每頁紙背，均有‘京兆方塘文房’六字正楷朱印一行。前五卷影配，原刻極精，尚闕卷十三，待補。藏印：周春、松靄、松靄藏書，芚兮，子孫世昌，某華書屋。”
這一殘本即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藏本，存四冊十五卷（卷六－二十），其中卷十大部分為後人抄補，卷十三配以影印本，除了《書錄》所記清乾隆間周松靄的藏書印之外，又有“涵芬樓藏”、“海鹽張元濟經收”等印。此本與袁寒雲藏本的版式、刻工、文字完全相同，卷末所附慶元元年刊刻識語以及五位官員列銜與宮內廳本相同，故國圖所藏二本均著錄為宋淳熙十二年江西轉運司刻慶元元年重修本。

雖然宮內廳本和國圖本的內容行款完全相同，但二本刻工姓名不同，字體風格、部分格式和文字存在差異，顯然並非同一種版本。相形之下，宮內廳所藏慶元刊本更為嚴整精善，而國圖本很可能是據慶元本翻刻之本的補修本。今從行款、格式、避諱、異文以及刻工等方面，將宮內廳本、國圖本加以比較和分析，以期對於國圖本的刊刻情況作進一步的瞭解。
（一）行款、格式、避諱
宮內廳本和國圖本《本草衍義》的內容和行款完全相同。均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其中卷一頁5a第六行“此五者……此矣”與卷二頁1b第五行“無知……可矣”作二十二字，二本同。又如卷十五“柘木”條並不作另行起，而是載於“棕櫚木”條內容之下，以○相隔，二本亦同。

部分格式略有差異。如宮內廳本《目錄》及卷一至十七、卷二十的尾題與正文間均空一行，而國圖本《目錄》、卷一的尾題空行分別作三行和二行。

與宮內廳本相比較，國圖本的避諱並不嚴格。“玄”、“胤”改字出注，遇“京師”等字空格，遇“仁廟”等字另行起，“慎”字缺筆，與宮內廳本全同。略有不同的是，國圖本中三處“驚”字的“文”旁不缺末筆，“構”字或缺筆或不缺筆。由此推測，此本並非南宋官刻。

（二）異文

今將宮內廳本、國圖本和元大德宗文書院本《本草衍義》對校（目錄以及前三卷內容全校，其餘各卷選校），通過對其異文的分析，以期對於各本的源流關係作一梳理。（異文詳見文末所附《<本草衍義>宋元本異文略表》）
國圖本和宮內廳本相校，存在一些異文。這些異文中，個別是宮內廳本誤字，如目錄所列藥目，宮內廳本誤作“懷香子”、“白疆蠶”，國圖本作“蘹香子”、“白殭蠶”為是。而多數異文，則是國圖本的訛誤之字。如宮內廳本卷七“人參”條“以色茸纏系”，茸通絨，為刺繡用的絲縷，國圖本誤作“韭”；卷十三“槐花”條“折其未開花”，誤作“所”；卷十六“丹雄雞”條“向上”，誤作“土”；這些明顯都是形近而訛的誤字。

國圖本的個別誤字，與翁同龢舊藏《本草衍義》殘宋本（今藏于國圖，簡稱殘宋本）、南宋《新編類要圖注本草》所附文字以及元本相同。如宮內廳本卷一的“平帝紀”，均誤作“乎”；卷十一“大黃”條“以苦補其心”，均誤作“若”。則國圖本似乎還參據了其他舊本。另有一些明顯誤字，僅元本與之相同：如宮內廳本目錄中“蚤休”，國圖本誤作“蚕”；卷七“巴戟天”條“偶自落”，誤作“日”；卷九“生薑”條“唅嚙之”，誤作“冷”；“百合”條“白花四垂”，誤作“四”；卷十三“沉香”條“沉香木”，誤作“水”；元本誤字皆同。國圖本中共有七處墨釘，其中五處涉正文，分別是卷三“漸無脉■一日半”，宮內廳本作“凡”，元本作“息”；卷五“石膏”條“■正”，宮內廳本作“文止”，元本作“說正”；卷十四“桑根白皮”條“桑之用稍■”，宮內廳本作“備”，元本作“多”；卷十六“丹雄雞”條“不須■甚敏捷”，宮內廳本作“治”，元本作“功”；卷十九“茄子”條“■長味甘”，宮內廳本作“蒂”，元本作“形”。宮內廳本的五處文字，與殘宋本（涉卷三、卷五兩處）、南宋《新編類要圖注本草》、晦明軒本《政和本草》所附內容的文字相同，皆於義為允，元本文字顯然有誤。
可見，國圖本與元本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或出於共同的祖本；或元本依據國圖本，沿襲其誤字並于原墨釘處杜撰添字；後一種可能性更大。

（三）刻工
比較宮內廳本和國圖二本的刻工姓名，相同的僅見單字“蔡”、“周”，其餘全不相同。二本基本出於江西籍刻工之手，不少刻工還參與了江西地區其他書籍的刊刻。今將二本刻工的刊刻活動年代試作比較。

宮內廳本的刻工中，吳良見於淳熙七年（1180）筠州公使庫刻本蘇轍《詩集傳》，鄧安、劉仁、吳良見於孝宗淳熙九年（1182）江西漕台刻本《呂氏家塾讀詩記》，彭卞、余光、劉仁、王禮、吳良、鄧安6人見於光宗紹熙元年（1190）豫章刻本《坡門酬唱集》，劉仁見於紹熙三年（1192）南康刻本《陶淵明集》，劉明見於慶元二年（1196）廬陵周必大刻本《歐陽文忠公集》與淳熙撫州公使庫刻《春秋左傳集解》的壬戌（1202）修版，劉一新見於開禧二年（1206）《周益文忠公集》廬陵刻本；鄧安、王禮見於乾道（1165-1173）本《豫章黃先生文集》與嘉定四年（1211）江西計台刻本《春秋繁露》。
國圖本的刻工中，原刊刻工僅鄧壽見於寧宗前期刻本《歐陽文忠公集》和嘉定九年（1216）興國軍學刊本《春秋經傳集解》，其餘五人均未見諸其他刻本。補刊刻工中，李圭、劉光、王季、宋俊、段尺、陳茂、張仁、宋瑞、鄧煒、蔡萬、陳明、江漢、張仲、彭云、彭雲、光、玉、胡、仁、圭、允、蔡、劉等人見於白鷺洲書院覆刻本《漢書》，彭雲、陳明、宋俊、李圭、鄧煒又見於白鷺洲書院覆刻本《後漢書》。關於白鷺洲書院覆刻本《漢書》的刊刻年代，《寶禮堂宋本書錄》以白鷺洲書院為宋淳熙間知吉州江萬里所建，故據此書“甲申歲刊於白鷺洲書院”十字牌記定為宋嘉定十七年（1224）
。《中國版刻圖錄》收錄《漢書集注》，仍舊題“宋嘉定十七年（1224）白鷺洲書院刻本”，然在解題中加以辨正：“據《吉安府志》，白鷺洲書院，宋淳祐辛丑（1241）吉州郡守江萬里建，至正間重修。因推知甲申當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此書為元初吉州白鷺洲書院刻本。前人肯定甲申為宋嘉定十七年，恐非事實。……刻工鍾華、吳升等數十人，與《歐陽文忠公集》、《周益公集》、《文苑英華》等書南宋中期吉州地區刻工，無一相合，亦此書刻于元初之證。此書究是何時刻本，尚待仔細研究，今姑仍舊題待證。”
前人將“淳祐”誤作“淳熙”，故將此本誤定為嘉定十七年刊本。據此，則此本刊定于元初，故《中國版刻圖錄》第二版（1961年）撤去此書圖錄。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稱其“始刊於南宋，畢工於元至正間”，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卷三亦采此說，則以“甲申歲”為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傅增湘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改作“元至元廿一年（1284）白鷺洲書院刊本”
。國圖本《本草衍義》補刊刻工，大多見於白鷺洲書院本《漢書集注》，故此本補刊大致是在南宋後期或入元以後，具體時間姑以待考。

綜上所述，宮內廳本刻工的刊刻活動時間大致是在孝宗中後期至寧宗前期，國圖本的原刊刻工稍後，大致是在寧宗中前期，而補刊刻工則是在南宋後期或元代。可見，宮內廳本確為寧宗慶元元年刊本，而國圖本則可能原刊于寧宗中期，於南宋後期或元代補刊。長澤規矩也在《宋刊本刻工名錄》中據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著錄此本刻工名，作“南宋初年刊補修本”
，不知何據。
經過上述版本勘校，可知宮內廳所藏《本草衍義》作為真正的慶元元年江西轉運司刊本，校刻精善，避諱嚴格，錯訛極少。而國圖本亦刊於江西，可能是在寧宗中期據慶元本翻刻，南宋後期或元代加以補刊。雖然沿用了慶元本的行款，且留有慶元本的跋語和列銜，但刊刻不精，改正宮內廳本的個別誤字的同時又增加了不少誤字，且留有七處墨釘。

1990年人民衛生出版社的《本草衍義》點校本，以國圖本二十卷為底本，參諸國圖所藏同版殘本及另一種殘宋本、清末柯逢時《武昌醫館叢書》本、影印晦明軒本《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等加以校補
。《續四庫全書》本
與《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本
均據國圖本二十卷影印。

五、南宋光宗以後刻本（簡稱殘宋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另藏有《本草衍義》殘宋本二冊，存卷一至十一。半頁十行，行十七字，白口，四周雙邊，雙魚尾，版心題“本草衍義幾”或“衍義幾”。遇“仁廟”、“英廟”諸字空格，“慎”字缺筆，“敦”字避光宗諱作“尚”，當為南宋光宗以後的刻本。卷首有政和六年劄付以及宣和元年印造、校勘題記。後十七卷正文前亦列藥目。此本墨色鮮明，字大如錢，行格疏朗。

與宮內廳本、國圖本、元本相校，稍有異文，訛誤較少。如卷七“山藥條”，諸本“故改下一字”，殘宋本作“唐人改蕷”；卷十“惡實”條，諸本“京芥穗”，殘宋本作“荊芥穗”。避諱不甚嚴格，卷五“水銀”條下“驚”字不缺筆，“磁石”條下不避“玄”字；卷八“防風黃耆”條“嗣”下注文中“羊晉切”，殘宋本作“羊晉反”；由此看來可能並非官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殘宋本中，凡果仁之仁，除目錄中卷十五的“郁李仁”，餘皆作“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人部》：“果人之字，自宋元以前，本草方書、詩歌紀載無不作‘人’字。自明成化重刊《本草》，乃盡改為‘仁’。”
 果仁之仁，典籍中本作“人”，而段玉裁以為明成化後始改“人”為“仁”，則失於武斷。王力已指出段氏此說“乃懸揣之談，不可依據”
。宮內廳本中“人”、“仁”混用，“人”字為多，如目錄卷十五作“郁李仁”，而正文中則皆作“郁李人”；書中既有作“杏仁”、“桃仁”，又有作“杏人”、“桃人”。未明是同一時代的書手的書寫習慣有所不同，還是因為原刊、補刊時代不同書寫習慣有了改變。而宮內廳本中的果人之“人”，有一部分在國圖本作“仁”。而在元本中，果人之“人”，均作“仁”。由此可知，南宋寧宗慶元時期的江西刊本中“果仁”之義的“人”、“仁”已經混用，以後“仁”字的使用日漸頻繁。元刻本中，凡果仁之仁，已全部作“仁”。而殘宋本與宮內廳本目錄中的“郁李仁”，很可能依據了宣和初刊本，如此則北宋後期“人”、“仁”就已有混用之例。

殘宋本中，有“丹丘柯九思章”、“季雅”、“稽瑞樓”、“常熟翁同龢藏本”、“文端文勤家世手澤同龢敬守”等印，可見歷經元柯九思、明王世貞、清陳揆、翁同龢收藏，另有“西亭鑒賞”可能為明朱睦㮮之印。陳揆《稽瑞樓書目》著錄“《本草衍義》二十卷，元刊附殘宋本四冊又二冊”
，其中殘宋本二冊當為此本，後歸於翁氏。

六、金貞祐二年（1214）嵩州福昌縣夏氏刊本（簡稱金刻本）
學界一般根據《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的著錄，認為元大德六年宗文書院本出於金朝貞祐二年（1214）嵩州福昌縣夏氏刊本。而據傅增湘先生所見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著錄，瞿氏所藏金刻本實即元大德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金刻本《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附《本草衍義》二十卷：“（《大觀本草》）卷首有艾晟序，後有墨圖記云：‘《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附《本草衍義》二十卷，貞祐二年嵩州福昌孫夏氏書籍鋪印行。’考金宣宗貞祐二年，乃宋寧宗嘉定七年。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後來元大德壬寅宗文書院刊本當從此出。而明萬曆丁丑本，又依元本刊也。……（每卷有“錢氏家藏”朱記）。”
《鐵琴銅劍樓書影》
收錄金刊《經史證類大觀本草》書影兩頁，為卷三第一、二頁，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注文行二十五字，有“虞山瞿紹基藏書之印”、“鐵琴銅劍樓”藏書印；金刊《本草衍義》書影兩頁：一頁為劄付及印造、校勘題記，另一頁為卷一首頁，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四周雙邊，黑口，三魚尾。有“紹基秘笈”、“瞿潤印”、“瞿秉沂印”、“瞿啟科”、“鐵琴銅劍樓”等印，下方二印模糊難辨。從元刻本《大觀本草》來看，其行款並不一致，或作行二十一字，或作二十字，故書影所見行款與《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所記有所不同。將金刻本書影和元刻本對校，行款、文字、邊闌等特徵完全相符。如《本草衍義》卷一首頁a“者以”二字間的小墨點，以及首頁b左方及下方的邊闌斷缺處，二本完全一致。元大德壬寅上距金貞祐二年有八十八年之久，金本書影墨色淺淡，而元本墨色鮮明、版面清楚；二者在版面上的墨點以及邊闌斷缺的特徵又完全一致，顯然出於同版。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八稱瞿氏藏本的牌子“系影寫補入，審其雕工風氣，近於元代建本”
。疑此本即元刻本，後人補寫圖記，以充金槧。

鐵琴銅劍樓所藏合刊本共四十冊，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著錄為元大德六年（1302）宗文書院刻本。今深藏書庫，亦無膠捲，經書庫工作人員幫助查看，《大觀本草》艾晟序後的半頁無界空白紙頁上的四行圖記作“經史證類大全本草三十/一卷附本草衍義二十卷/貞祐二年嵩州福昌縣夏/氏書籍鋪印行”，《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將“大全”誤作“大觀”、“福昌縣”誤作“福昌孫”。其中《本草衍義》四冊二十卷，卷一首頁下方二印作“七囗囗
人”和“金瑾之印”。

《涵芬樓燼餘書錄》著錄《經史證類大觀本草》附《本草衍義》金刊殘本九冊十一卷，其中《證類本草》存六卷（目錄、卷一、二、三、五、十一、十二），《本草衍義》存五卷（卷十六至二十），稱“是本圖記已佚，然（與瞿氏藏本）實同出一版，則亦金本也”
。此殘本今亦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行款特徵與元刻本相符，艾晟序後的半頁右方尚存兩行界欄，左方圖記已佚，似有意挖去。故涵芬樓所藏並非金本，而是元刻殘本，國家圖書館亦著錄為元大德六年宗文書院刻本。
《杏雨書屋藏書目錄》著錄《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附《本草衍義》二十卷，為金貞祐二年嵩州福昌縣夏氏書籍鋪刊本，《本草衍義》以鈔本配補，六帙三十六冊
。《杏雨書屋圖錄》收錄《經史證類大觀本草》兩頁書影，高20.5cm、寬14.5cm
。其行款特徵亦與元刻本相符，俟更考之。岡西為人在《宋以前醫籍考》中稱，中尾萬三在《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彙報》第二卷二〇、二六云武田文庫藏有貞祐二年夏氏印行本，而未著於《杏雨書屋圖書假目錄》
。中尾萬三的《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ノ考察》發表於《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彙報》第二卷第二號（1933年），金刻本有可能是在《杏雨書屋圖書假目錄》（1936年出版）編著之後入藏於杏雨書屋。

雷夢水在《琉璃廠書肆四記》中記述，河北冀縣人魏金水與人先設東來閣于北平隆福寺街，後又另設分店于長春，1949年返京後再設麗生書局，魏氏曾於1933年得《證類本草》三十卷附《本草衍義》二十卷，金貞祐二年刊，黃麻紙，售價五百元
。不明杏雨書屋所藏是否即魏金水所售金刊本。

七、元大德壬寅（1302）宗文書院刊本（簡稱元刻本）
此本附刻于《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之後，是二書的合刊本。《大觀本草》卷首艾晟序之後有“大德壬寅孟春/宗文書院刊行”二行木記。《本草衍義》卷首有政和六年劄付以及宣和元年印造、校勘題記。目錄中每卷卷次上有花墨蓋，每卷首題“本草衍義卷之幾”。具論藥物的後十七卷，正文前不列藥目，藥名作黑底白字。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四周雙邊（卷五第三、四頁為左右雙邊），小黑口，三魚尾，上魚尾下題書名“本草衍義幾”，中、下魚尾間記頁數。版框高20.9cm、寬14.6cm
。不避宋諱， “玄”、“胤”不改字，“構”、“慎”亦無缺筆。卷十八“荔枝”條，宋刻本的“本朝”，元刻本作“宋朝”；但卷一注文中“如山藥避本朝諱”與卷五“金屑條”的“本朝”字樣則並未改動。遇“宗廟”等字作空格。而《大觀本草》卷首艾晟序“慎微”作“謹微”，並有小注“元從心從真避御名今易”，作者題作“唐慎微”。可見元本依據南宋以來的刻本作了改動，但並不徹底。

與宮內廳本、國圖本相校，元刻本質量較為粗疏，除了與國圖本相同的誤字，錯訛之處又有所增加。如目錄中的“蜻蛉”誤作“蜻蜓”；卷一“積熱”誤作“積冷”，“五虛是也”注文中的“飲”與“五實是也”注文中“瞀”二字因錯行互易而誤作“瞀”與“欽”；卷三“入血室”誤作“人血室”，“大便自通”誤作“大通自通”。

據南宋《方輿勝覽》記載，宗文書院位於信州鉛山縣（今屬江西）鵝湖寺，即朱熹與陸九淵等人講辨之地，始建于理宗淳祐十年（1250）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鉛山縣升為州，順帝至元四年（1338）宗文書院加以重修
。元宗文書院所刻，除了《大觀本草》和《本草衍義》的合刊本，另有《五代史記》
。宗文書院的合刊本，很有可能是參考、依據了南宋以來江西地區刻本，而這也為國圖本和元本之間的關聯提供了比較合理的解釋。

    目前已知尚有十餘部元大德宗文書院本《本草衍義》的足本、殘本存世，清末陸心源的十萬卷樓本和柯逢時的《武昌醫館叢書》本皆以元本為底本刊刻。今將海內外所藏元本《本草衍義》及其清末以來的傳刻情況略作梳理。

中國大陸地區，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醫科學院圖書館以及上海圖書館藏有《本草衍義》元刻本共七部。

國家圖書館藏有四部。甲本即原鐵琴銅劍樓藏本四十冊，《大觀本草》三十一卷，《本草衍義》二十卷；乙本即原涵芬樓所藏的合刊殘本九冊，其中《大觀本草》存六卷，《本草衍義》存五卷（十六至二十），有“弘齋世藏圖籍”、“涵芬樓藏”等印；丙本為合刊殘本十二冊，其中《大觀本草》存十七卷（二、十三至二四、二八至三一），《本草衍義》二十卷，卷前無劄付及印造、校勘題記；丁本為《本草衍義》殘本一冊十二卷（卷九—二十）。
中醫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元刻本《本草衍義》足本四冊二十卷，鈐有“劍光閣”、“華氏明伯”、“三晉提刑”、“臣筠”諸印,可見曾經明代華夏、華復初及清代宋筠收藏。《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本據此本影印。

北大圖書館所藏元刻本《經史證類大觀本草》與《本草衍義》合刊本共十冊，其中《大觀本草》九冊三十一卷，《本草衍義》一冊二十卷，有抄配內容。原書裝訂有誤，第一冊書衣上題“《證類本草》序、目錄、敘例”，第二冊以下至第九冊依次題“玉石部”、“草部”等本草分部，第十冊題“衍義”，從書衣所題來看《本草衍義》當附於《證類本草》之後。而實際裝訂的第一冊為《本草衍義》二十卷，第二冊至第十冊是《證類本草》三十一卷，與書衣所題全不相符。書中有“嘉禾毛氏竹石之書印”、“周良金印”、“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可見曾為明嘉靖時期毗陵周良金的藏書。

上海圖書館藏有元刻本殘本，存十七卷（卷一至十七）。
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有元刻本《本草衍義》五冊二十卷，扉頁有光緒丁亥（1887）楊守敬的手書題識，並附印記。書中有“森氏開萬冊府之記”、“松本氏曝書印”、“黃娟幼婦”、“讀杜草堂”、“星吾海外訪得秘笈”、“楊印守敬”、“天下無雙”、“青月山房”、“飛青閣藏書印”
。則此本原是日本學者森立之、寺田望南的收藏，為楊守敬日本訪書所得。楊氏《日本訪書志》卷九收錄此書題識，誤作“宋刊本”。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六著錄此本，謂：“楊惺吾得自日本，其跋語推尊以為宣和原刻，其實別本卷末有慶元乙卯記及官銜段梁等五人，蓋當時與《證類本草》同刊，元宗文書院亦同翻板。陸存齋（心源）、盛杏蓀（宣懷）均有此書，出自一版，均不以為宋本。”
 

宣統二年（1910）柯逢時據楊守敬所得之本校刻《本草衍義》，收入《武昌醫館叢書八種》。其《校後記》曰：“又從楊君（惺吾）得刊本《衍義》，不記年月。楊君以書中稱本朝為宋朝，定為元刊，與余所刊《大觀本草》體制相合，乃復影摹上木。而以慶元校錄，及各本擇善而從，別為劄記。”可見，楊守敬後將此本定為元刊。柯逢時據此元刊本影刻，又參考諸本，撰成校勘劄記。《中國本草全書》本
據柯氏本影印。
據《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日本的靜嘉堂文庫、尊經閣文庫和天理圖書館均藏有元本《本草衍義》
。尊經閣文庫藏本六冊，為原江戶時代加賀藩主前田綱紀等舊藏。天理圖書館藏本三冊，鈐有“怡府世寶”、“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等印，則此書出於清怡王府。靜嘉堂藏本四冊，即陸心源舊藏，《儀顧堂續跋》卷九著錄《本草衍義》為“宋刊宋印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五則稱“此元宗文書院刊本，與《證類本草》同刊”
。《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著錄元刊本《本草衍義》，有抄補，從所附書影的刊刻行款和文字特徵來看即元大德刊本
。

《杏雨書屋藏書目錄》著錄元刊本四冊，有“吳免
牀書籍印”、“柯庭”、“汪文柏印”“休寧汪季青家藏書籍”、“海虛陳鱠觀
”圖記。吳騫號兔牀，此本正是《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四著錄之本，記載其“面頁題摛藻堂藏”
。汪文柏，字季青，一字柯庭，摛藻堂為其堂名。
光緒三年（1877）陸心源據其藏本重刻《本草衍義》，收入《十萬卷樓叢書》。他在《重刻本草衍義序》中稱“余所藏為南宋麻沙本，完善無缺，因重梓以廣其傳”，並在“本草衍義目錄”下注曰“行款悉依元刻”。十萬卷樓本的行款特徵與元本相同：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目錄卷次上有花墨蓋；後十七卷不列藥目，藥名作墨底白字。文字亦大致相同，如元本卷一注文中的“瞀”、“欽”亦沿其誤。由此可知，陸心源所藏並據以重刻的並非南宋麻沙本，而正是他在《皕宋樓藏書志》中所著錄的元大德宗文書院刊本。十萬卷樓本除沿襲元本舊有訛誤之外，刊刻時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錯誤。如整理者所指出的，書中有不少錯字、誤字，如“汞”字全書都誤作“永”字，藥目“凝水石”誤作“飛水石”，“金星草”誤作“金生草”、“英消”誤作“契消”等
。十萬卷樓重刻本雖在個別字上有所校正，如卷十一“大黃”條下改“若”作“苦”，卷十六“鹿茸”條下改“鹿耳利補陰”作“鹿茸”，但總體來看，其版本質量不如元本，更無法與宋本相比。令人歎息的是，由於宋、元諸本入藏公私書庫世人難睹真容，而十萬卷樓本作為通行易得之本，被後人廣為刊印。

民國時期的三種叢書本均以十萬卷樓本《本草衍義》作為底本刊行，分別是：1930年上海中醫書局《古本醫學叢書》影印本；1936年上海大東書局《中國醫學大成》鉛字排印本， 1990年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標點本以此為底本； 1937年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1957年商務印書館點校本即以此為底本。

此外，清陳揆《稽瑞樓書目》著錄元刊本四冊。清孫星衍的《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卷一、《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二著錄《本草衍義》宋刊本
，從所記行款來看，亦當為元刊本。
一本書自有它的命運。古書的流傳充滿了偶然，並非完全遵循優勝劣汰的規律，善本湮沒而俗本傳世之書比比皆是，《本草衍義》亦是一例。而醫書刊刻，尤關利害。通過對於《本草衍義》宋、元諸本及其後世流傳、刊刻的研究，可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的南宋寧宗慶元元年江南西路轉運司重修本，作為完整存世的《本草衍義》的最早刻本，與諸本相比亦是校刻質量最為精善之本，惜深藏於異域而不得傳世，令人歎惋。1929年傅增湘先生日本訪書歸來後致信張元濟先生，即稱 “此書絕佳，可照印”
，張先生回復“已照來”
，且為“原版大小”
，惜終未成印。今擬列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複製刊行，以惠學林醫界，亦可償前輩學者之夙願。

《本草衍義》宋元本異文略表
（與宮內廳本文字相同處標以“○”。注文以（）標出，說明文字以<>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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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
	○
	○
	惠

	
	6a

	積熱
	○
	○
	冷

	
	
	五虛是也（……飲食）
	○
	○
	瞀

	
	
	五實是也（……悶瞀）
	○
	○
	欽

	
	7b
	杏仁桃仁
	○
	杏人桃人
	○

	卷二
	3a

	十九
	丸
	丸
	丸

	
	
	又一男子
	○
	○
	又有一男子

	
	
	醫妄
	○
	○
	醫者妄

	
	4b
	末利
	○
	○
	求

	
	5a

	方技傳
	枝
	○
	○

	
	
	許宗
	（嗣宗）
	○
	嗣宗

	卷三

	1b

	入血室
	○
	○
	人

	
	
	匈中
	○
	○
	胸

	
	2a
	大便自通
	○
	○
	通

	
	
	已上
	○
	以
	○

	
	
	漸無脉凡一日半
	■
	○
	息

	
	
	審謹
	○
	○
	謹審

	
	3a
	人狂
	○
	○
	事

	
	3b

	薏苡人
	○
	○
	仁

	
	
	杏人
	○
	○
	仁

	卷四
	4b
	（方汝切）
	五
	○
	五

	
	5
	粮
	糧
	○
	糧

	卷五

	2a“金屑”
	本朝
	○
	○
	○

	
	3a“水銀”
4a“水銀粉”
	驚<文旁缺末筆>
	驚<不缺>
	驚<不缺>
	驚<不缺>

	
	4b“雄黃”
	如拇
	○
	如拇指
	○

	
	5a“石膏”
	文止
	■正
	○
	說正

	
	6a“磁石”
	元（犯聖祖諱）
	○
	玄
	玄

	
	6b“鐵礦”
	鑐（音柔）
	○
	○
	鑐

	卷七
	2a“蒼術”
	大小指
	○
	○
	拇

	
	3a“山藥”
	一
	○
	壹
	○

	
	
	故改下一字
	○
	唐人改蕷
	○

	
	4a“人參”
	以色茸纏系
	韭
	○
	絲

	
	5a“薏苡人”
	薏苡人
	○
	○
	仁

	
	
	可用薏苡人
	仁
	○
	仁

	
	6a“巴戟天”
	偶自落
	日
	○
	日

	卷八
	1b“防風黃𦒿”
	嗣（嗣本羊晉切犯廟諱今改為嗣）宗
	○
	嗣宗（嗣本羊晉反犯廟諱今改為嗣）
	胤宗

	
	2b“景天”
	慎<缺末筆>
	○
	○
	慎<不缺>

	卷九
	2a“生薑”
	唅嚙之
	冷
	○
	冷

	
	4a“百合”
	白花四垂
	四
	○
	四

	卷十
	3a“惡實”

	京芥穗
	○
	荊
	○

	
	
	各一兩
	○
	（各壹兩）
	○

	
	
	炙半兩
	○
	（炙半兩）
	○

	
	5b“蜜蒙花”
	未盡
	○
	○
	未盡善

	卷十一
	1b“大黃”
	以苦補其心
	若
	若
	若

	
	3b“青葙子”
	蕭炳亦云
	可
	○
	可

	卷十二
	2a“羊蹄”
	鉛汞
	录
	
	○

	卷十三
	4a“沉香”
	沉香木
構<缺筆>茅廬
	水
構<缺筆>
	
	水
構<不缺筆>

	
	6a“酸棗”
	未長大
	為
	
	為

	
	6b“槐花”
	折其未開花
	所
	
	○

	卷十四
	4b“茗苦𣘻”
	（尺兗）
	○
	
	尺兗切

	
	 “桑根白皮”
	稍備
	■
	
	多

	
	5b“紫𨥥”
	（音鑛）
	■
	
	○

	卷十五
	2b“郁李人”
	郁李人
	○
	
	仁

	
	
	其人
	○
	
	仁

	卷十六
	9a“敗鼓皮”
	亦少
	尔
	
	爾

	
	“丹雄雞”
	向上
	土
	
	○

	
	
	不須治
	■
	
	功

	
	9b
	審謹
	○
	
	謹

	
	9b“鶩” 
	鶩（牧音）肪
	牧■
	
	<下一“鶩”字下>（音牧）

	
	11b“鶉”
	化也
	<殘>
	
	生

	卷十七
	2b“石蜜”
	新書
	聿
	
	聿

	
	6b“露蜂房”
	元（音犯聖祖諱今改為元）
	○
	
	玄

	
	7b“蠐螬”
	構<缺筆>
	構<不缺筆>
	
	構<不缺筆>

	卷十八
	2b“大棗”
	又青州
	人
	
	人

	
	5b“荔枝”
	本朝
	○
	
	宋

	
	“杏核人”
	杏核人
	○
	
	仁

	
	6a “桃核”
	桃核人
	
	
	

	
	6b
	桃人
	
	
	

	
	7a “李核人”
	李核人
	
	
	

	
	7b
	核人、郁李人
	
	
	

	卷十九

	3a“萵苣”
	至今
	○
	
	老

	
	5b“茄子”
	蒂長味甘
	■
	
	形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了諸位師友、學生給予的重要幫助。北京大学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安平秋老師、楊忠老師等提供日本宮內廳藏本的影本，王嵐老師對論文內容提出寶貴意見，北大中文系常森老師夫婦在日本為我拍攝提供日藏圖書資料，北大圖書館沈乃文老師、張麗娟老師等為我查閱文獻給予方便，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幫我查看書庫善本，杜羽同學幫我借閱、複印資料，謹表衷心感謝。
（原刊《国学研究》第二十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本）卷九，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頁。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八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 （清）陸心源《重刻本草衍義序》（《十萬卷樓叢書》本）據書中材料稱其“曾官杭州、永、耀、順安軍等”，蓋以吳山為杭州。據《宋史·地理志》，吳山縣為隴州轄下，治所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北縣功鎮。《本草衍義》卷十三“桑寄生”條稱“向承乏吳山”，並無餘文涉及杭州，陸說恐誤。


� 目錄列載藥目471種，其中“白水牛鼻”在卷十六所列藥目和正文中附載於“牛角䚡”，故今將藥目計作470種。


� 《杏雨書屋藏書目錄》，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1982年版，第801頁。


� （清）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叢書集成初編》本，第64頁。


� （清）楊紹和《海源閣藏書目》，《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第二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頁。


� “卷”當作“冊”，見楊紹和《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王紹曾等整理訂補《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齊魯書社2002年版，第602頁）。


� （清）楊紹和《楹書隅錄》卷三，《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第176-178頁。


� 王紹曾《後記》，《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附錄》，第1428頁。


� 《古籍善本經眼錄》附錄二《民國初年善本書價目表》，王雨《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頁。


� “西”當作“南”。


� “季振宜蒼葦”當作“季振宜”、“滄葦”。


�《古籍善本經眼錄》，《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第二冊，第57頁。


� 陶湘《涉園所見宋版書影》（第二輯），《珍稀古籍書影叢刊》之三，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68頁。


� 同上書，第103頁。


� 王獻唐《海源閣藏書之損失與善後處置》，《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第1278-1293頁。


� 傅增湘《海源閣藏書紀略（附藏園日記一則）》，《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9-1094頁。


� 岡西為人《宋以前醫籍考》，人民衛生出版社1958年版，第1283頁。


�《杏雨書屋圖錄》，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1998年版，第12頁。


�《圖書寮典籍解題·漢籍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1960年版，第234頁。


� 長澤規矩也《宋刊本刻工名錄》，《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三卷《宋元版的研究》，日本汲古書院1983年版，第163頁。


� 長澤規矩也《宋刊本展覽會陳列書解說》，《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三卷《宋元版的研究》，第14頁。


�《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日本宮內省圖書寮1930年版。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本影印說明，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


�《古籍善本經眼錄》附錄一《寒雲日記》，《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第二冊，第135頁。


� （清）蔣光煦《東湖叢記》卷五，清光緒九年（1883）江陰繆氏《雲自在龕叢書》本。


� （清）馬瀛《吟香仙館書目》，《吟香仙館書目·舊山樓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頁。


�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七“子部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三冊，第581-583頁。


� 潘宗周編《寶禮堂宋本書錄·子部》，《滂喜齋藏書記·寶禮堂宋本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 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中冊，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568-569頁。


� 《寶禮堂宋本書錄》第178頁“《漢書》”。


� 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第一冊，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32-33頁。


�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06頁。


� 長澤規矩也《宋刊本刻工名錄》，《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三卷《宋元版的研究》，第163頁。


�《本草衍義》，顏正華等點校，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版。


�《本草衍義》，《續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本草衍義》，《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人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版。


� 王力《了一小字典初稿》“人”，《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80頁。


� （清）陳揆《稽瑞樓書目》，《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36頁。


� （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361頁。


� 瞿啟甲編《鐵琴銅劍樓書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八，第564頁。


� 此二字模糊難以辨識，故闕如。


� 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第568頁。 


� 《杏雨書屋藏書目錄》第559頁。


� 《杏雨書屋圖錄》第13頁。


�《宋以前醫籍考》第1297頁。


� 雷夢水《書林瑣記》，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頁。


�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本影印說明。


� （宋）祝穆《（宋本）方輿勝覽》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


� （元）程端禮《畏齋集》卷五《鉛山州修學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四“元監署各路儒學書院醫院刻書”，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94頁。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一）》，臺北“國家”圖書館編印，1998年。


�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六，《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第六冊，中國書店2008年版,第332頁。


�《本草衍義》，《中國本草全書》本，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


�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909-911頁。


� （清）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九，《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77頁。


� （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四五，十萬卷樓本。


� 《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圖版篇，解題篇），靜嘉堂文庫1992年版。


� “免”當作“兔”。


�  當作“海寧陳鱣觀”。


� （清）吳壽暘輯《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頁。


� 《本草衍義·出版說明》，上海：商務印書館點校本1957年版，第4頁。


� （清）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廉石居藏書記·孫氏祠堂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 《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13頁。


� 同上書，第216頁。


� 同上書，第2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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